
 

1 
于尔根ꞏ孙德曼访谈录 

 

 

于尔根ꞏ孙德曼访谈录 

汉斯ꞏ冯ꞏ施托尔希和海科ꞏ朗恩贝克 

管晓晨翻译，陈学恩、江文胜校对 

 

  



 

2 
于尔根ꞏ孙德曼访谈录 

照片题目： 

上图：作为贵宾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庆典（2009 年） 

下图：乘“阿拉贡”号（Aragonese）科考船在地中海工作（1963 年） 

 

该访谈录是根据采访者与受访者在 2018 年夏天和秋天的多轮详细的私人对

话和电子邮件交流最终确定的。文中照片全部由于尔根ꞏ孙德曼本人提供，汉

斯ꞏ冯ꞏ施托尔希挑选。中文版由管晓晨翻译，陈学恩、江文胜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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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海科ꞏ朗恩贝克 

1992 年在汉堡，当我站在于尔根ꞏ孙德曼面前介绍自己、想成为他的博士生

时，我的头发染成了淡紫色。对此我曾有过短暂的顾虑，我不知道这是否会对我

的面试结果带来影响，随后我定下心来，认为这不该会有什么重要影响。现在看

来我本不必有任何顾虑，于尔根ꞏ孙德曼本人也曾被打上过 1968 年代高校民主化

的烙印，他并没有忘记自己在那种“教授治校”的大学任职的日子。 

因此，他为他的同事们打开了研究课题、职位和职业生涯的大门，以便给予

他们更多的自由空间。不论是在汉堡大学海洋研究所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还是在

争取第三方的资金支持上，更不用说在资助成长中的中层科研人员和维持他们的

生计方面，他总会投入很多精力。他总是不知疲惫地致力于建立研究所同外界的

联系，包括同汉堡地区及德国国内外海洋、环境和气候研究机构的联系，并且致

力于开展能够为博士生和博士后提供新的职业机会的活动。 

于尔根ꞏ孙德曼最大的愿望就是基于汉堡海洋和气候研究中心这一平台，通

过在组织架构和地理空间上的整合将汉堡大学海洋研究所同汉堡相关领域的研

究机构之间形成一种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孙德曼始终在推进此事，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他的工作相当务实低调，他并没有刻意为自己抢风头。虽然孙德曼最初在

巴林费尔德（Bahrenfeld）建所的计划遭遇了挫折，但这并未阻碍他前进的步伐

——这项任务最终取得了成功，汉堡大学海洋研究所新楼得以在汉堡地球科学大

楼旁建成。 

我只在几年的时间中得以近距离了解于尔根ꞏ孙德曼，即 1992 至 1997 年间

在汉堡大学海洋研究所的岁月，以及其后直到 1999 年初在盖斯特哈赫特

（Geesthacht）GKSS 研究中心的那段日子。在那之后我到了伦敦，在《自然

（Nature）》杂志从事科学出版业。不管怎么说，在那段我在他身边的日子里，

孙德曼的活动中总打着希望的烙印，他希望能够缔结同盟，找到战友，一起推动

汉堡地区研究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他不喜欢一个人战斗，他的合作意识胜过了他

的竞争意识。 

对于于尔根ꞏ孙德曼来说，这种情景并不陌生：他总是在午间休息时同他的

博士和博士后们进行乒乓球比赛，有时候还会和同在特罗普洛维茨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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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plowitzstraße）办公楼办公的，位于一楼的犯罪学研究所的同事们一起比赛，

他总是非常友好。 

于尔根ꞏ孙德曼希望能够以这种方式在海洋研究所中创造出一种舒适的工作

环境，而在这种环境下，科学和科学家都能够获得发展。 

 

伦敦，2018 年 12 月 30 日 

海科ꞏ朗恩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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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汉斯ꞏ冯ꞏ施托尔希 

1970 年，在位于海姆洪德街（Heimhuder Straße）的海洋研究所，我作为程

序员开始了大学生助手的工作。于尔根ꞏ孙德曼是我的老板——也是我与现代科

学家的第一次接触，他开放、充满好奇心、精力充沛、目标明确。他非常信任我，

放手让我去做任何事，我可以作为程序员通宵坐在计算中心 TR4 旁，等待程序

跑完，直到最后按下红色的大按钮，一切归于静默。自那时起，我认识孙德曼近

50 年了。 

那是段非常有趣的时期，充斥着民主化和废除等级制度的伟大构想，但对我

个人来说，另一种转变也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科学研究的国际化、知识创造

的平等化、冷酷无情的竞争——发表文章，在此过程中，汉堡成为了国际气候和

海洋研究的一个中心。这种发展一方面是由时代的产物，但同时也要归功于某些

特殊人物——在汉堡，这个群体中除了克劳斯ꞏ哈斯曼（Klaus Hasselmann）、汉

斯ꞏ辛茨佩特（Hans Hinzpeter）、君特ꞏ费舍尔（Günter Fischer）之外，当然还有

于尔根ꞏ孙德曼。正是由于这些先生们的努力，才诞生了今天的马克斯ꞏ普朗克气

象研究所、海洋和大气科学中心和德国气候计算中心。期间也涌现出其他的一些

杰出人才、以及像 CEN 这样的研究架构和 CLICC 这样的卓越计划。 

汉堡大学海洋研究所是一个小型研究机构，由瓦尔特ꞏ汉森（Walter Hansen）

创建，他是实现水动力微分方程数值求解的先驱，并因此曾在世界上获得了广泛

的知名度。如今几乎鲜有人知道这个名字，这也是汉堡其他重量级“学识创造者”

的命运（想想哈特姆特ꞏ海因里希（Hartmut Heinrich））。因此，孙德曼能在本次

采访中详细、深刻地讲述他的前辈和老师是非常好的。 

于尔根ꞏ孙德曼把“小商店”变成了“大超市”，而曾经作为瓦尔特ꞏ汉森传统研

究重点的数值模拟仍然是其中的一个研究方向，尽管它已非研究所的核心方向；

但正如他在本次采访中所解释的那样，它仍然在全方位地发展。研究所在区域海

洋学研究方面争取到了很多项目，使得汉堡大学海洋研究所在近海研究方面形成

特色，在易北河重大项目内部以及和 GKSS 之间形成良好且互相信任的合作关

系。 

在汉诺威科技大学的多年经验使他明白，对海岸带工程师和海洋生态学家来

说，构建重要合作网络不仅仅用来解决应用问题。他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一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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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他在 1972 年和汉斯ꞏ沃尔默斯（Hans Vollmers）合作，将水动力数值模型和

物理模型的结果进行比较，并且证明了数值模型的优越性，因为它能够将科里奥

利力考虑在其中，而这在物理模型中却无法实现。区域海洋学研究的另一个成果

是与中国、波兰以及其他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 

在他退休之后，其他研究方向也被引入海洋研究所；全球性的问题也取代了

区域性的问题成为了研究的重点，这一方面使汉堡地区的合作变得更加复杂，但

是也给了我接受孙德曼理念的机会，尤其是涉及海岸带研究合作及同波兰和中国

的伙伴合作的问题，我当时是后来更名为“GKSS 海岸带研究所”的所长。 

我（和同伴一起）曾有幸采访到其他共同打造了汉堡地区气候科学研究圈的

前辈，即克劳斯ꞏ哈斯曼（Klaus Hasselmann）、汉斯ꞏ辛茨佩特（Hans Hinzpeter）

和赖玛ꞏ吕斯特（Reimar Lüst）。现在，我很高兴能够和女同事海科ꞏ朗恩贝克一

起、详细采访来自汉堡大学的先驱之一——于尔根ꞏ孙德曼。 

如今汉堡气候领域中不同机构的新一代年轻学者们应该清楚，目前的大好形

势并非从天而降，而是由特定的人们用他们智慧的行动为实现这些成功创造了先

决条件。 

 

2018 年 10 月 31 日，汉斯ꞏ冯ꞏ施托尔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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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于尔根，您职业生涯中的主要阵地几乎都在汉堡，更准确地说，是汉堡的海

洋学研究。您能否将这段汉堡时期分成几个阶段，以便于我们能够将这一漫长的

时间更好地、结构化地了解呢？ 

在汉堡获得博士学位及教授备选资格：1962 年，我在瓦尔特ꞏ汉森教授那里

开始了在汉堡大学的海洋学的研究。除了物理海洋学之外，我还研究水动力数值

（HN）模型，其应用涉及北海的潮汐、风暴潮、余流和泥沙输移。我的博士论

文比较了海洋中风生水平流动的数值解和解析解。1966 年博士毕业之后，我曾

承担教学和大学生毕业论文指导工作。研究过程中，我在水动力数值（HN）模

型中增加了对垂向的求解。借助这个应用于北海的研究，我在 1971 年获得了大

学教授任教资格。与此同时，我越来越关注潮汐和地球自转的课题，并进行了第

一次模型计算。 

在汉诺威和汉堡担任高校老师：1971 至 1978 年间，我任汉诺威大学流体力

学讲席教授。后来，我作为汉森教授的继任者回到了汉堡大学海洋研究所。起初，

我的首要任务是海洋学教学和研究所的专业建设、队伍建设以及研究所扩建工作。

期间成功地设置了两个新的教授席位（实验海洋学和遥感）、获得了科考船“瓦尔

迪维亚（Valdivia）”、研究所获批建立“德国科考船协调中心”。研究期间，我转

向了对大陆架和沿海水域的动力学研究，主要是北海和德国湾。1981—85 年间，

我曾担任 SFB94（DFG1的特殊研究领域）的负责人。在接下来的 90 年代，诞生

了 4 项伟大的跨学科的北海项目（BMFT2）以及欧洲 MAST 计划3中的多项合作

项目。1978 年起，我开始尝试组织将双边的国际合作引入大陆架研究中，并且在

DFG 和 BMFT 的支持下，与墨西哥、前苏联、波兰、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建立合

作项目。 

借助 DFG 的帮助，在关于地球自转的工作上，同来自波恩、慕尼黑、德累

斯顿以及波茨坦的伙伴们的合作也得以继续和扩展。 

                                                 
1德国科学基金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2联邦研究和技术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Forschung und Technologie） 
3海洋科学与技术（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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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海洋、气候、环境研究的整合：1989 至 2002 年间，我担任汉堡大学新

成立的“海洋与气候研究中心（ZMK）”负责人，这个中心是 5 个研究所的联合

体。在这段时间，与马普气象所（MPIM）和 GKSS 研究中心一起，建立了另一

个联合体“海洋与大气科学研究中心（ZMAW）”，它的目标是协调汉堡地区的海

洋、气候和环境研究。带来的收效是获批数个 SFB 项目、数个 IMPRS 项目（国

际马克斯·普朗克研究学校）、获批气候校园立项的和一座新的 ZMAW 大楼落成。

虽然我在 2003 年退休了，但之后我仍然活跃在 ZMAW。 

 

2 主要贡献 

在进一步深入了解您的职业生涯之前，让我们首先来更多地了解一下，几十

年来您的兴趣焦点和献身的主要课题。我们把您的贡献与这样三个主要问题联系

在一起，即：科学地研究“潮汐与地球自转”问题、“陆架和沿海水域的动力学”

问题以及科学战略性地建立和扩大汉堡在海洋和气候研究中的地位，您赞同这种

说法么？ 

是的，我同意。从我的文字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关于“潮汐与地球自转”这个话题。在您看来，这个学科领域中最有趣的问

题是什么？ 

从我的观点来看，以下这些问题特别有趣： 

 海洋的角动量平衡 

当时，通过海洋潮汐来减缓地球自转的工作是基于海流的测量数据和纯粹的

能量平衡来完成的。据此，无论流向如何，潮流都会通过和海底的摩擦来减缓地

球的自转。与此相对，我们考虑到了角动量平衡，它可以在一定水流方向下加速

地球的自转。此外，由于使用了来自数值潮汐模型的高分辨率流速数据，我们在

世界大洋内首次估算了区域海洋详细的角动量平衡和能量平衡。实际上，对北海

的第一次计算表明，在这里平均起来，地球的旋转有加速度但是没有减速度

（Brosche 和 Sündermann，1969）。就此，我们与著名的海洋学家沃尔特ꞏ芒克

（Walter Munk）4进行了沟通，他对我们的方法给予了鼓励。 

                                                 
4沃尔特·芒克的采访也被收录在采访录系列中，参见：von Storch, H., and K. Hasselmann, 2010: Seve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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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白令海的作用也得到研究，借助数值模型结果（Sündermann，1977），

英国地球物理学家哈罗德ꞏ杰弗里斯爵士（Sir Harold Jeffrey）认为它贡献了全球

约 3/4 的潮汐摩擦。 

 地球—月球系统的历史 

然后我们转向了所谓的“戈尔斯滕科恩（Gerstenkorn）事件”：20 世纪 50 年

代初，来自汉诺威附近伊塞尔恩哈根（Isernhagen）的中学教师戈尔斯滕科恩（H. 

Gerstenkorn）在月球的轨道角动量中回推了地球旋转角动量的传输（每一百年，

一天会变长 2 毫秒，月球每年远离地球 4 厘米）。因此可以推算，大约 15 亿年

前，月球与地球之间的距离达到了戏剧性的最小值：5 个地球半径，而不是今天

的 60 个。与此相对应的是巨大的海洋潮汐将不得不持续地摩擦着地球，但就这

一点却不存在任何地质学上的证据。我们已经能够证明（Brosche和Sündermann，

1977）地质史上不同的潮汐状况与大陆漂移假说有关。早年间，在陆地板块更加

集中的时期，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角动量传递比今天明显的低。 

 海洋、地球圈层和大气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 

除了海洋，地球的角动量平衡也影响地球系统的其他组成部分，即大气和地

球圈层。在海洋中，除了首先要考虑的潮汐，还有风和温盐驱动的海流，地球的

旋转也产生影响。我们也逐步转向了对这些组成要素的研究，例如南极绕极流

（Brosche 和 Sündermann，1985）。此外，新的地球物理卫星数据也提供了研究

海洋动力、地球表面变形和地球重力场之间相互作用的机会。 

自 1972 年以来，通过 DFG 研究资助（部分由外部合作伙伴提供，最近的是

与迈克ꞏ托马斯（Maik Thomas），约翰ꞏ容克劳斯（Johann Jungclaus）和托马斯ꞏ路

德维希（Thomas Ludwig）的合作），彼得ꞏ布洛舍（Peter Brosche）和我已经就

此在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了 3 本专著，重点关注如今的海洋高分辨率潮汐计算、

详细的动量和能量平衡，当然这也适用于早期的地质时期：末次冰期、白垩纪、

二叠纪、志留纪、奥陶纪和前寒武纪。 

                                                 
Years of Exploration in Oceanography. A prolonged weekend discussion with Walter Munk. 

Springer Publisher, 137pp, DOI10. 1007/978-3-642-120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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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1981 年和 1988 年，布洛舍和孙德曼在比勒费尔德大学（Universität 

Bielefeld）跨学科研究中心就地球自转专题组织了三次研讨会，国际参会者众多。会上发

表的讲话收录在这三本书中。 

 

您在工作中有并肩战斗的战友吗？在汉堡有关于这个课题的专家吗？ 

我主要与来自海德堡/波恩的天文学家彼得ꞏ布洛舍（Peter Brosche）一起工

作，我们两人曾一起在柏林就读于数学专业。我与舒（H. Schuh，大地测量学家，

维也纳）、茨沙（J. Zschau，地球物理学家，波茨坦）和亨瑟（A. Hense，气象

学家，波恩）共同完成了 DFG 资助的项目。在汉堡，我们有博士生克罗恩（Jochen 

Krohn）、塞勒（Ulrike Seiler）和托马斯（Maik Thomas），他们也参与了这一课

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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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兼同事彼得·布洛舍(1976) 

 

您的工作是关于潮汐与地球自转的课题，这看起来和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

并不直接相符。您赞同您的这些课题在汉堡更像是您的兴趣这种说法吗？您认为

它们的意义在汉堡有没有被理解呢？如果没有的话，您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实际上，这个课题在海洋研究所确实更像是我的爱好。汉森（Hansen）很友

好地容忍了它，查埃尔（Zahel）则利用他的潮汐计算给予了有力的支持。除此之

外，我们也得到了礼貌性地认可，但无其他人感兴趣，它或许应该出现在地球物

理学和地质学研究中。唯一赞赏我们研究的同事是生物地球化学家伊格恩ꞏ德根

斯（Egon Degens）。其他地方（慕尼黑、德累斯顿、波恩、达姆施塔特、斯图加

特、波茨坦和汉诺威）的研究者则是很愿意与我们合作，特别是因为我们是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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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运行相应模型的团队。在每四年举行一次的 IUGG5会议上，我们会不断组织

关于这一课题的专题讨论会。 

 

 查埃尔（Wilfried Zahel）在墨西哥(1983)  

 

查埃尔是20世纪70年代初全球领先的潮汐建模专家之一（此外，大约还有两

到三位美国人、一位俄罗斯人和一位英国人）。他是第一个全面模拟潮汐负荷6和

海洋自吸7的显著效果、并且在全球海洋进行量化计算的人。这些成绩得到了业

内人士的广泛认可，如在美国（M. Hendershott，G. Platzman），但是在德国，这

一成就实际上只有测绘工作者才知道。海洋学的时代精神对潮汐并不太感兴趣，

通过数据同化，这些问题好的就像已经得到了解决一样，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想

法。 

 

关于陆架和海岸带水域研究 

带有分析数值效果、参数化、保证准确性、带有收支统计功能的一维、二维

和三维模型的构建、编程和应用研究。应用于北海、德国湾、白令海（亲自研究）

和世界各地的许多边缘海域（与研究生/博士生一起），包括波罗的海、易北河、

                                                 
5国际大地测量学和地球物理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Geodesy and Geophysics） 
6潮汐负荷（tidal loading） 
7海洋自吸（ocean self-at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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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登湖、日内瓦湖、亚得里亚海、阿拉伯海、恒河三角洲、印度尼西亚水域、中

国南海、黄海、加利福尼亚湾、里约热内卢拉普拉塔河口。 

将模型扩展到物质运输和海洋生态系统。 

 

关于“扩大汉堡地区海洋和气候研究”方面的贡献 

将海洋研究所从下辖一个部门（理论海洋学）扩展到下辖五个（另外四个是：

实验海洋学、遥感、陆架海洋学、海洋生态系统），岗位从 30 个扩大到 80 个。

结束了近 30 年漂泊于汉堡地区几个别墅之间的时代之后，才安身于一栋位于特

罗普洛维茨街（Troplowitzstraße）的大型建筑物里，后来搬到了联邦街

（Bundesstraße）的一栋新建筑物中，这里毗邻汉堡地球科学大楼和马克斯ꞏ普朗

克气象研究所（MPIM）。科考船“瓦尔迪维亚”（Valdivia）和“德国科考船协

调中心”也落户到海洋研究所中。 

汉堡大学海洋与气候研究中心（ZMK）成立于 1989 年，由汉堡大学评议会

（Senate）直接领导，而我在这里担任了 12 年的中心主任职务。2003 年，ZMK

与 MPIM、GKSS 研究中心（GKSS：造船和航运中的核能利用协会）8和德国气

候计算中心（DKRZ）共同成立了海洋与大气科学研究中心（ZMAW）。 

在我的任期中，跨研究所合作工作的亮点是重点项目 SFB327“易北河的潮

汐”（我是该项目的副首席科学家）、四大北海项目9、许多较小的 DFG 和 BMFT

项目、欧盟的国际合作项目、与波兰、俄罗斯、中国、印度尼西亚的双边合作项

目。最重要的是，GKSS 引进了先进的设施（研究平台）、测量技术、实验室测

试以及像 3D 易北河、波浪槽、统计等的特殊模型。 

                                                 
8今天的：亥姆霍兹盖斯特哈赫特材料与海岸带研究中心 
9ZISCH=北海的环流和污染物转化(1984–1990) 
PRISMA=海洋大气污染物循环的过程(1990-1993) 
KUSTOS=沿海的物质和能量流动(1994-1997) 
SYKON=北海研究的集成与观念创新(199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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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汉堡大学海洋研究所建筑的变迁（从上到右到左）：阿布台街（Abteistraße）

1957-63 年；新拉本街（Neue Rabenstraße）1963-64 年;海姆红德街 51 号

（Heimhuder Straße51），1964-84 年;特罗普洛维茨街 7 号（Troplowitzstraße 7）， 

1984-2004 年;2004 年起，联邦街 53 号（Bundesstraße 53）。 

 

3 职业经历 

现在让我们回到您的职业经历，这是您从一开始就已经勾勒出来的。 

您是一个自孩童时期就亲历过战争的人——后来还两次成为难民。 

我的父亲来自柏林，我的母亲来自威斯特法伦。他们于 1936 年结婚，之后

我的父亲在奥波莱/上西里西亚的一家水泥厂担任机械工程师，1938 年，我在这

里出生了。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 年，我的父亲调任到了一家位

于占领区瓦特高（Warthegau）（今北部波兰中心的伊诺弗罗茨瓦夫 Inowrocław）



 

15 
于尔根ꞏ孙德曼访谈录 

地区霍亨萨尔萨（Hohensalza）的水泥厂。1944 年 12 月，我们不得不乘坐货运

列车逃往柏林，并在战争结束前于 1945 年初落脚在图林根州耶拿附近的一个村

庄。此后一直到 1951 年，我的父亲在当地的水泥厂工作。1951 年，我们搬到了

柏林附近的吕德斯多夫（Rüdersdorf）——这里也有一家水泥厂。 

我在耶拿念完小学，之后一直在柏林—弗里德里希沙根念到高中毕业。1955

年，我进入了柏林的洪堡大学学习数学。 

我是一位对民主德国持彻底批判态度的学生。到 1958 年时，政治监管力量

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因此我和其他九名同学一起离开了东德。我的家人们则留在

了那里，1961 年柏林墙建起来之后，我和父母兄妹有 11 年的时间没能见面。联

邦德国很友好地接纳了我。 

高中毕业后，还在东德时，您就开始了对于数学的专业学习。这是一个简单

的选择吗？您当时的主要动机是什么？学习内容的重点又是什么？ 

我原本想成为一名工程师，因为我喜欢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我的父亲就是一

位工程师，他劝我不要这样做，因为在民主德国，接近实用性就意味着接近政治，

而且他本人就受到国家的控制。因此我就做了次之的选择：数学（和物理学）。

起初，这个选择看起来是很困难的，因为我对学习纯数学的热情不太高。渐渐地，

我在更偏向应用的学科领域中找到了自己的路。学习内容重点是微分方程、概率

论、统计和数值方法。 

来到西德后，您在明斯特继续了学业。您在毕业论文中讨论了一个随机性的

问题。您想对此做一下概述吗？这个方向与您后来的学术实践有什么关系吗，或

者就是像您在自传中所说的那样，更多像是一种无关紧要的插曲？ 

在明斯特，功能分析（贝恩克 Behnke 学说）占据主流，“人们”要参加国

家考试。我对两者都不感兴趣。当来自柏林的年轻教授摩根施泰恩（Morgenstern）

被任命为新任数学统计学院院长时，我在那里找到了我的乐土和我的研究课题：

“周期分析中的费舍（Fishersche）假说检验”。它涉及数据序列中包含的周期性

的重要性，这一假说是有错误的或者说是不完整的。实际上，它在我人生中是一

个“无关紧要的插曲”，此外还有，在汉堡的博士口头考试（博士学位口试）中

我也选择了“概率计算与数理统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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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您是怎么进入到汉堡进行海洋学学习的？当时的研究所在人员、结构、

位置和基础设施方面是什么样子的？ 

六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找工作的一种常见方法是借助法兰克福“就业服务

中心办公室”的（免费）帮助。我收到过约 60 份来自大学、政府部门和公司的

邀请。最吸引我的是来自汉堡 IfM10的邀请，其下设有理论海洋学和数值模拟两

个部门。我提交了申请，汉森教授邀请我到汉堡进行面谈，我们从一开始就很投

缘。不久之后，我开始了作为科研人员的工作。 

该研究所位于克洛斯特斯特恩（Klosterstern）的一栋别墅内，拥有大约 7 名

科研人员和 13 名技术人员，海洋学专业好像有 5 名学生。该研究所的基础设施

不多，但我们拥有使用汉堡（造船厂和 DESY）、杜塞尔多夫（IBM）和达姆施

塔特（德国计算中心）大型计算机的权利，而且获得的第三方赞助的资金很多。 

 

在达姆施塔特德国计算中心的大型计算机 IBM7090 旁(1963) 

 

这个研究所的核心和影响力是瓦尔特ꞏ汉森（Walter Hansen）。您愿意评价

一下他的成就吗？毕竟，有些人认为他是过去真正的伟人之一，获得了重大的科

学成就。 

                                                 
10海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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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25 岁的汉森在布鲁诺ꞏ舒尔茨（Bruno Schulz）的指导下撰写了关

于巴伦支海水文学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他在汉堡的德国海洋气象站

工作，并在 30 年代末开始了对于海洋和河流潮汐的模型计算。他是海洋学和海

岸工程领域数值模拟的先驱，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他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

泛的认可。 

 

瓦尔特·汉森，1901-1991(照片：1974) 

您之前说，在瓦尔特ꞏ汉森的时代，研究资金从不会短缺。那么在汉森的领导

下，该研究所是明显成长了，还是说保持了非常稳定的水平呢？ 

对于 IfM 早期的情况（1956—62 年），我不是非常了解。我觉得，汉森最

初的职位计划大约有 5—8 人。当我在 1962 年加入该研究所时，职位已经扩充到

了大约 15—20 人，主要是依靠第三方的资助。在我在职的时期（1962—71 年），

职位数量再次扩增了大约 25 至 30 个，这完全要归因于第三方的资金支持。出资

方是 DFG（SFB，重点项目）、BMFT 和汉堡市政府，他们对风暴潮保护提出了

更多的意见。汉森可能对进一步扩增不感兴趣，因为这会造成等级结构的复杂并

且形成空间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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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ꞏ汉森是一个老纳粹分子吗？当时其他的教授和博士也是老纳粹分子

吗？ 

他是不是纳粹，我无法说，但他可能更像是一个同情者或追随者。不管怎么

说，他到了威廉港（Wilhelmshaven）海洋观测站工作，并在战争初期被派往挪威

对海军提供科学支持，他显然是认真地对待了这份工作。不过，在 20 世纪 60 年

代我注意到他和斯堪的纳维亚、荷兰、英国和美国同事的相处非常和谐。也许，

在海洋研究和海军的关系上，存在着一种国际共识。 

卡尔斯滕ꞏ格拉贝尔（Carsten Gräbel）也在研究其他地球科学方面教授的纳

粹历史。历史上能确定的、和纳粹有联系的是地理学家帕萨尔格（Passarge）和

气象学家拉特珍（Raethjen）。 

 

4 教授治校大学与民主化 

再提一点：回顾过去，您将如何描述教授治校大学的概念？海军与海洋学的

关系如何？科学出版在的实践中境遇如何？是否有同行评审？是用德语还是英

语发表文章？出版物对个人的进步有多重要？ 

教授治校主要以其专业资格为依据（虽然其中当然也是存在方向利益的）。

它缺少人性化，对人才的教育天赋关注较少——不幸的是如今有时亦是如此。其

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专业思维和精英意识。一些人可能被军队吸引或者影响，比

如一些服务于海军的海洋研究者，但是在我看来，这既不典型也不普遍。 

发表文章是光荣的，而且越来越重要，起初是在德语杂志上（例如德国水文

期刊），之后越来越国际化和英语化（例如，物理海洋学杂志）。我自己也担任

过同行评审。 

顺便说一句，工程师中拥有截然不同的出版文化，他们的会议论文集和报告

也得到了尊重。出版物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来说是必要的，但并非指今天的过度

行为。 

大约从 1968 年起，学生反抗运动开始了——其中有针对教授治校大学的和

支持学生、中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参与大学决策过程的内容。您也积极参与了

这些活动....那么：军事研究的问题与此有何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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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作为 68 年代的助手（以及其他非特权群体）代表，我积极投身于大

学民主化。汉森（同时还有气象研究所所长卡尔ꞏ布洛克斯教授 Prof. Karl Brocks

和地球物理学教授海因茨ꞏ门泽尔教授 Prof. Heinz Menzel）对这点持有怀疑。原

则上，“军事研究”早就已经存在于地球科学学科中了。然而在根本上，它们对

科学难题（如水声）产生了兴趣，并利用了 BMV11提供的慷慨资助。 

教授和团队负责人是如何处理权力丧失的？这其中形成新的权力精英了吗？ 

事实证明，就科学资格的要求而言，大多数教授都处于适合自己的领导地位。

他们现在必须习惯于通过自己的个性和专业能力来提升影响力（和力量），而不

是通过等级结构。有些人在这种处境下苦苦挣扎（地理学家、地质学家、矿物学

家），其他人的程度则较轻一些（地球物理学家、气象学家、土壤科学家）。汉

森生病了，因此并不关心这些改革。 

新的权力精英出现了，但却是在科学竞争中出现的，例如气象/海洋学 vs.海

洋化学。在这过程中，专业及其方法学发挥的作用比群体等级发挥的作用更大，

这对大学好处很多。 

对大学民主化的投入是耗费时间和精力——人们应该认为这是不利于个人

研究工作的内容。所以您当时的科研工作有短时停滞吗？ 

科学研究没有因民主化的投入而停滞不前，它更像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当然，

关于投票权、公开度和平等的辩论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新的合作可能提升了工作

动力。不过私人时间可能会有些缩减。 

汉斯ꞏ冯ꞏ施托尔希：当我回想起这个时间段及其后续影响时，我必然会想到

那些在获得文凭后即刻获得全职固定职位的同事。他们以在教学之外，把在大学

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作为其主要的成就，这可以让他们安稳工作到退休。他们几

乎没在科学上面对挑战，也就没有什么发展——我是这样看的。这些人在科研生

涯上声誉不佳，这是有一些可悲的。随着考核要求的不断提升，他们发现他们自

己逐渐在边缘化，这是我个人体会到的——您怎么看？ 

我认为，这一变化阶段在80年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地球科学（主要是气象

学、海洋学、地球物理学）中，还是暂时地有这样一种可能，让一些年轻员工（而

不是初学者）从项目资金中获得固定费用、得到固定的带薪职位。不可否认的是，

                                                 
11联邦国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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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选过程不仅注重出色的科研水平，还有各种其他优秀的素质，如组织才能或特

殊技能。如果机构和个人在某些情况下专注于后者，那么这种决定也并非是一种

坏事。如果认为学术界对于出色的科研水平和其他优秀的素质这二者不加区分就

自动认可的话，那也是错误的认识。 

另一类范畴构成了诉讼，这个话题稍后会说。 

汉堡大学的民主化进程大概是在什么时间结束的，此外从教授大学到大学委

员会的转变是否实现了呢？ 

在我们（地球科学）领域，民主化进程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完成的，

很明显的一点是，专业领域和特殊研究领域的首席科学家以及研究所的项目主管

不再必须是 C4教授了。此外还有一点是，会议的时间缩短了。 

 

和其他工程师在汉诺威 

 

5 在汉诺威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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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如何决定去汉诺威的？对您的研究方法和思考带来了什么影响？值得

注意的是，您是少数几个大学的地球科学家之一，对与沿海工程的合作来说非常

重要。 

高中毕业后，我原本想成为一名工程师。后来，我学习过数学和物理，但总

还是会关注到之后的实际应用。所以我最终（或多或少具有偶然性）落脚在海洋

学中，但在这里也发现了接近实际、脚踏实地的问题中的特殊乐趣：风暴潮、潮

汐动力学、物质运输。这在汉堡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防洪、污染、航道等。即使

是在作助手时，我也曾有机会组织适当的野外考察（有次汉斯ꞏ冯ꞏ施托尔希也参

与了）。汉森对此给予了支持。 

在汉堡，自然的合作伙伴是联邦水利工程研究所（BAW）及其物理模型。之

后就有了同汉斯ꞏ沃尔莫斯（Hans Vollmers）在 DFG 项目中的合作——物理模型

和数值模型的比较。沃尔莫斯是汉诺威 SFB79“海岸带水动力研究”项目组的成员，

他带我参加了他们的研讨会。我结识了来自当地的水务部门（Hensen，Führköter，

Partenscky，Withum）的领导，他们对我们的模型表示难以置信和钦佩。当流体

力学“建筑学中的电子计算”教授席位空缺时，他们建议我申请这个职位，之后我

就入职了。自然我也是沿着我的学术道路在走，但是我很喜欢这个工作领域，主

要是在 SFB（北海沿海水域的模型）的领域，并且我仍然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浅

水中的过程、与结构的相互作用、海陆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一名优秀的自然科

学家，我被推选为该 SFB 的首席科学家。但我一直与汉堡大学保持联系——我

曾是汉堡大学的讲师和 SFB94 项目的成员。 

汉诺威“建筑学中的电子计算”组是什么样子的？ 

“建筑学中的电子计算”组属于流体力学教席，而流体力学又属于汉诺威科技

大学建筑与建造学院。该研究组重新设置于 1970 年，也就是数值方法被更多地

应用于工程科学中之后。归属流体力学可能与年轻的正教授迪特ꞏ维特乌姆

（Dieter Withum）有关，他本人是一位热情的建模师。除了流体力学理论之外，

他还开设过电子计算的讲座，特别是“ALGOL 编程语言入门”讲座，这是大约 250

名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的必修课。 

之后由我接手了这一课程。我的任务当然也与此有关，即他们期待能获得一

位在新成立的 SFB79“海岸带水动力研究”中的水动力—数值模拟方面的专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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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我非常符合这些条件。顺便说一句，我在第二年改变了这项教学：用

FORTRAN 替代了 ALGOL，将学生分成每组约 25 人的小组，从一开始就在电脑

上练习。在这门课上，大家可以使用配备丰富外围设备的小型计算机 TR86

（Telefunken TR86）。 

即使是流体力学的教席也才设置了仅有几年的时间（研究所建立时它还没有

出现），但是配备了 3 个教授、4 个计划中的中级职位以及大约 5 个技术和行政

人员职位。此外还有大约 10 个第三方资助职位。在形式上，我的部门只由我自

己组成，但是我可以无障碍地调用同事维特乌姆教席上的所有人力和物质资源，

例如为举办 FORTRAN 课程需要的东西。我们制作了一本关于 FORTRAN 编程

语言及其如何在电子计算机上使用的小册子，我今天仍为此感到自豪。 

土木工程系于 1972 年迁入新大楼，之后我们被允许选择一个新的计算机系

统（价值约为 75 万德国马克）作为我部门的支撑设备，我们也很快就配备了来

自 ControlData 的 PDP15（SFB 的大型模型计算被安装到了在地区计算中心的

CDC7600 上，当时汉堡的 SFB 也在那里进行运算）。 

汉诺威科技大学是否存在等级制度？ 

在大学的教授职位中，肯定是存在等级制度的。然而，这些对我们的流体力

学部门（此外还有通过民主过程形成的 SFB）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决定是由教席

中的教授和科研人员共同做出的，双方参与到决定中的人数相当。其他机构则更

为保守，甚至还有一个“正教授俱乐部”，成员会定期见面（在“Georgenhof”，一

个合乎身份的当地饭馆）。我认为这有些心胸狭窄，之后作为对这种做法的强烈

反对，一些同事成立了“非正教授俱乐部”。实际上，非正教授还包括所有其他职

员，也就是秘书和技术人员；但他们并不想着...... 

（如果有的话）汉诺威民主化在您的时代里是如何取得进展的呢？有大型的

组织重组吗？1971 年的汉诺威结构比您在汉堡所熟悉的更加等级化吗？如果是

这样，作为汉堡民主化的倡导者，您是如何处理它的？如果没有，那么您认为民

主化——现在是从另一方来看——是否走得太远了？ 

事实上，汉诺威大学的民主化远没有汉堡那么先进。这里没有大学理事会，

就连在教师委员会和评议会中，中级人员、技术和行政人员12和学生的代表性也

                                                 
12技术和行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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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弱，但这只会偶尔导致大学中的政治冲突。科技大学强调技能和职业性的氛围

易于在所有群体之间形成默契。任何情况下研究所的利益都重于个人的角色。许

多学生还保持着联络，通过与“学长”的联系可以为日后的发展获得准备。事实

上，这就是为什么以我的观察，社会动荡后来在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才侵袭了汉

诺威科技大学，并且只有当人文和社会科学强势建立、汉诺威科技大学成长为一

座综合性大学之后才被感受到。 

我饶有兴致地追踪了这个过程，保留着我在汉堡成长起来的民主基本态度

（这在我每周访问 IfM 期间也会得到更新），但我也能看到，纵向等级结构中也

有团队形象、团结和奉献精神，当然也有自然等级。在我看来，我们领域的团体

之间没有值得注意的冲突，更多的是学术上的，如经验 vs 理论、有限差分 vs 有

限元、FORTRAN 语言 vs 汇编语言、海岸带的前伸 vs 后退。在这方面，汉诺威

的重组意愿是受限的。 

除了早期无休止的政策辩论之外，我认为汉堡的民主化从来没有走得太远。 

在更专业的层面上：汉诺威期间，您是否成功地设定了自己的研究重点？您

实际上有多少机会进行研究——最初也是进行了部分涉及其他领域的教学？ 

我在汉诺威的日子有利于我自己的研究。当然了，起初我必须对新的任务领

域习惯起来。教学上是偏实用的编程语言 FORTRAN、程序的创建、对电子计算

机系统包括其外围设备的管理。这些是 SFB79 内的模型开发内容，它们都涵盖

在教席任务范围之内。在最初的申请人、维特乌姆教授被选为 SFB 的首席科学

家之后，我很快成为了一个相应的子项目的负责人。那里有他们自己负责管理的

计算机系统，所有的土木工程师都可以使用它。 

在 SFB 中，我通过将土木工程师广泛使用的有限元法（FEM）首次应用于

海岸带水域研究，以此来确定自己的研究重点。我的博士生利用有限元模拟了北

海的潮汐，移动岸线的瓦登海域水动力学和浅水流动的垂向结构。 

但是，除了这些活动之外，我还有时间和空闲去研究“潮汐摩擦和地球自转”

这一课题。我的教授职位给予了我做自由研究的空闲，我的工程学同事也对这个

充满奇思妙想的课题非常容忍/钦佩。首先，我自己进行了海洋角动量平衡的模

型计算：北海、白令海和全球海洋。我还能够自己从古海洋学角度做了第一次潮

汐模拟（Brosche 和 Sündermann，1977）。后来我们的计划和愿景已经达到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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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的程度，以至于彼得ꞏ布洛舍（Peter Brosche）和我向 DFG 提交了一份研究计

划申请书，该申请得到了非常慷慨的批复，并带来了后来许多的成果。研究越来

越深，实际工作转移到了博士生手上。 

您在汉诺威期间与汉堡的海洋研究所或地球科学系有什么联系吗？如果是

的话，是以何种形式呢？ 

在汉诺威的那段时间里，我想继续保留着可以选择回归海洋学的可能。专业

方面，偏物理和数学比实用的水利工程更能吸引我。当时在 SFB79 实现的水动

力—数值模拟和海岸带管理的集成更加吸引我，如果我申请流体力学教席失败的

话（我当时位列第 3），我也想留在工程师领域。 

那些年，我一直悉心呵护着与汉堡研究所的联系。汉诺威的同事们友好且包

容，因此，我在讲座学期也会每周在汉堡度过一天，并且在那里作为兼职讲师举

行专门讲座，并且参与到 SFB 的生活中去（闭门会议、报告、评估）。在汉诺威

工作之后，1971 年 11 月，我又在汉堡大学地学部获得了教授备选资格，是海洋

学的任职资格。 

大学的海岸带和海洋研究人员与海洋工程师文化有何不同？ 

海洋学和海岸工程学的科学文化可以非常不同，也可以非常相似，起决定作

用的是要看您怎么问，要问是否更学术还是更实用。在土木工程中也存在理论家

（机械工程、振动理论、流体动力学）和实践家（堤防建筑、排水），他们的观

点截然不同。我学会了欣赏一切，并且认识到了综合的重要性。文化也是“学说”

的财产。无论如何，我注意到事情各有定数，一切都有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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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而敏捷：于尔根·孙德曼在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海洋科学大楼前（1985 年） 

 

6 重回汉堡 

现在我有几个关于您1978年从汉诺威回到汉堡的这一转变的问题。汉堡最吸

引您的是什么，什么是最终导致您回到汉堡的决定性因素？ 

那一定是大学通过 SFB94开启一个重要学科领域的巨大可能性，和新成立的

马克斯·普朗克气象研究所比邻，以及 GKSS 的海洋气象环境研究的重组。所有

这一切加上我作为正教授、研究所所长和后来的 SFB 项目首席的领导地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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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在研究内容、人员和材料方面改变当时停滞的海洋

科学；当时，新成立的大学、相关专业的德国科学界和资助机构的条件都很有利。 

从 1978 年开始，您推动了海洋学的强劲发展。在研究基金、教授和职员的

职位竞争是否激烈，或者德国的海洋学研究是否仍然能得到联邦共和国的慷慨资

助？ 

就当时 80 年代和接着 90 年代海洋研究的挑战，甚至研究和教学方面来言，

在我 1978 年回到该研究所时，人力和物力上都准备不足。当时没有观测海洋学，

也缺少跨学科合作的能力，尤其是在现代的国内外海洋、气候和环境研究中。但

是外部环境对研究所的壮大是有利的，一方面是由德国科学基金会和德国科技部

的慷慨资助，以及后来欧盟的资助；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大学领导和自由与汉萨市

政府参议院的积极支持。 

作为大学（通过科学委员会评估之后）重组的一部分，汉堡海洋研究所设置

了三个新的教授职位（C4 实验海洋学，C4 遥感，C2 近海海洋学），还将当时的

一个科研职位转成了一个 C2 教授。此外，为了加强特殊研究领域基本人员配置，

我们还接收了另外两名科学家（来自 SFB 项目的其他参与单位）。之前强势学

科主导的研究所（地理、地质、矿物学）的同事们不像我们这么积极对待此事。 

大学提供的另一项支持就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德国科考船协调中心”和租

给我们位于特普罗维茨路（Troplowitzstraße）的大楼，现在该研究所的五个工作

组与大约 70-80 名员工共同建立了一个大家庭。在我退休时，州级、国家级和欧

盟仍有很多资助计划，但竞争日趋激烈，资助要求更加严格。 

您能否简要解释一下 1978 年开始时海洋研究所如何融入汉堡的研究领域的，

以及研究所在您任职期间如何发挥作用的？ 

当我在 1978 年重回汉堡大学时，海洋学院处于一个受人尊敬但相对被人孤

立的位置。汉森几十年间根据他个人对研究内容的喜好确定主要研究领域，他在

专业上与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中最亲密的同事关系也很远，在 SFB94 中扮演了

次要的角色。他和德国水文研究所关系挺好的，汉森来自德国水文研究所，那里

招收了整整一代的汉堡海洋学学生。在 1962 年风暴潮之后，汉森也是建筑当局

在沿海保护规划方面最重要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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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 9 月在北海“瓦尔迪维亚”船上 

在我的任期内，我首先融合了两个相邻专业——气象和地球物理，特别是在

新成立的马克斯ꞏ普朗克研究所13中，我们的很多毕业生在那里找到了工作。地球

物理学的分支海浪研究组在海洋研究所找到了新归宿。海洋研究所在 SFB94 中

发挥了引领作用，我成为了它的首席科学家。 

随着“瓦尔迪维亚”号的投入运行，研究所建立了“德国科考船协调中心”，并

在国家和国际海洋科考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最后，海洋学院连同气象学家主动与

大学内其他海洋工作组跨学科合作：生物地球化学、水文生物学等等。SFB94 是

                                                 
13同时期的三个另外的采访请见 
von Storch, H. and K. Fraedrich, 1996: Interview mit Prof. HansHinzpeter, Eigenverlag MPI für Meteorologie, 

DOI: 10. 13140/RG. 2. 2. 23236. 83847 
von Storch, H., and K. Hasselmann, 2003: InterviewmitReimarLüst. GKSS Report 2003/16, DOI: 10. 13140/RG. 

2. 2. 22764. 97928 
von Storch H., and D. Olbers, 2007: Interview with Klaus Hasselmann, GKSS Report 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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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相应的大型研究项目，接着就是联邦研究技术部北海项目 ZISCH，

PRISMA，KUSTOS，SYKON 和 SFB327“易北河潮汐研究”。 

之后 ZMK 于 1989 年建立，它的组织如此强大，以至于在汉堡海洋类的科

研机构均发挥着协调作用，包括：马克斯ꞏ普朗克气象研究所、GKSS 研究中心、

水利工程研究所、德国联邦海事水文局（前身为德国水文研究所）、德国气象服

务局、汉堡造船实验研究所、黑尔戈兰生物研究所、联邦渔业研究中心。 

您一直致力于将汉堡的海洋学相关研究机构在空间上汇集在一起，集中到

ZMK/ZMAW 大楼内。您在这个项目中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您希望通过这一所

建筑实现什么目标？ 

在我的任期刚开始的时候，地球科学（除矿物学和海洋学外）空间上已经集

中在汉堡地学大楼内。解决海洋研究所的位置分离问题是对大学后勤房产部门的

一种挑战，毕竟需要集成海洋的研究和教学。然而，更复杂的是，水文生物学和

渔业学都分散于汉堡—阿尔托纳区的多个建筑里。虽然我们也考虑在易北河附近

建立更多的海洋类专业，但最终还是决定最好将学校的海洋和气候研究聚集在校

园附近的一个单独的建筑里，离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和学校的管理部门

都很近，因此海洋生物学也应该搬到这里来。 

经验表明，即使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时代，空间距离短也会增进沟通，从而

增加创造力。此外，图书馆、计算机、演讲厅/研讨室可以添加到中心设施中。我

的想法还包括，ZMK 之外的合作伙伴、包括 GKSS 研究中心、德国海洋研究学

会、甚至是涉海咨询公司，它们在我们这里都应拥有自己的空间（起“外交”作

用的房间）。随着新大气科学学院大楼在联邦街（Bundesstraße）的拔地而起，海

洋研究所和 MPIM 与地球科学、数学、化学和 DKRZ 越来越近，这些计划大部

分都已经实现。我仍然对海洋生物学的位置过偏不大满意。 

在专业层面：海岸带和陆架海洋研究中的哪些问题让您特别烦恼？在您任职

的阶段，这些（或其他）问题是否有有趣或令人惊讶的答案？ 

我们在 80 年代初就可以模拟出由潮汐、风或密度差异驱动的陆架海域和沿

海水域的三维流动过程。湍流的参数化永远是一个新的领域，还有重要的是溶解

物质和悬浮物质输运的模拟。有一系列硕士和博士论文研究这方面的内容：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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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无机污染物的迁移转化和归趋，沉积运输和地貌形态学。其中一篇很有意思的

结论是，即使没有气候变化，德国湾地区的风暴潮也会比以前观察到的要大得多。 

在研究所您一直重点研究边缘海和近岸水域，回顾过去，是否有一些突出的

跨区域研究成果，例如，通过比较不同地区而产生的成果？或者还是说，在方法

上（如数值模型）的有更多成果？ 

除北海和波罗的海等本土水域之外，我们还在学生的帮助下，尤其是在外国

学生的帮助下，在南欧、亚洲和南美洲进行建模。除局地风系统和相邻洋流等驱

动不同之外，可以运用相同的海洋模型。陡峭的斜坡（例如，在西班牙西海岸附

近）是全新的类型，就需要适当的离散化。在潮汐这类“经典”的问题中，很明

显除了对地球自转的减缓作用（例如在白令海）外，还有可能在边缘海（如北海）

产生加速。 

当您转向环境研究时，很长一段时间您对 GKSS（后来的亥姆霍兹盖斯特哈

赫特中心）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同时，您在当地“海岸带研究所”的组建中也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盖斯特哈赫特中心对汉堡有什么战略重要性，汉堡对盖斯特

哈赫特呢？ 

据我所知，GKSS 想要或者必须在 80 年代初重组。我是一个外部顾问委员

会的成员，就此提出了建议，尤其是我对 W.米谢莉斯（W. Michaelis）和 A.缪勒

（A. Müller）提出了建议。我一直参与海岸带和河口研究，包括实验和建模，是

对汉堡陆架海洋研究的必要补充。波浪研究组和杰亨ꞏ克罗恩（Jochen Krohn）、

沃特ꞏ普斯（Walter Puls）、库特ꞏ杜威（Kurt Duwe）、因葛博ꞏ诺恩（Ingeborg Nöhren）

等科学家就像初升的太阳一样成长得非常迅速。我也很高兴可以和 H.格拉斯（H. 

Graßl）和 H.冯ꞏ施托尔希（H. von Storch）一起工作。 

您对大学科学研究工作中短期岗位的比例有何看法？以及通过申诉将短期

期限转为常任职位有何看法？您自己（在自己小组中或与其他小组负责人一起）

见过过这样的转变吗，并且是有意为之的吗？ 

大学管理部门未能及时终止与一些第三方支付工资的学术人员的雇佣关系，

5 年后，这群人就可获得长期就业的合法权利。虽然大学试图通过合同到期开除

他们，但大多数人申诉并且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我没有试图阻止研究人员们这

样做，偶尔会收到学校领导和一些教授同事的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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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然相信我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它有助于提高大学的研究能力，一方面

是因为这对于那些正在规划自己的学术生涯（年龄在 30 到 35 岁之间）有动力的

年轻人来说提供了一种长远的选择。那个时代，研究所提供的职位与第三方资金

支持的比例约为 1：4，几乎没有改变的可能性。在没有经验丰富、没有积极的熟

练研究员的情况下，又要签订长期的国家和国际研究协议，这种情况下如何巩固

和扩大汉堡大学的海洋研究呢？在我看来，正是由于这些临时岗位，可以克服研

究所的结构性弱点。另外，这些临时研究员中的大多数都在专业（以及研究和教

学）和项目管理方面表现出色。我认为，现存问题的缓解和长期职位的开放在绝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为了让研究员提高效率、更愿意承担责任和更有自主性。 

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汉堡除了您之外还有如克劳斯 ꞏ哈斯曼（Klaus 

Hasselmann），汉斯ꞏ亨茨皮特（Hans Hinzpeter），哈特姆特ꞏ格拉斯（Hartmut 

Grassl），君特ꞏ费舍（Günter Fischer）和克劳斯ꞏ弗兰迪齐（Klaus Fraedrich）等

科学家，您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进行科学研究的？ 

汉堡海洋和气候科学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研究和后来海洋大气科学中心

（ZMAW）——一个跨机构的研究中心的形成离不开汉斯ꞏ亨茨皮特、克劳斯ꞏ哈

斯曼和君特ꞏ费舍的倾力合作。特别是通过 SFB94 及其后继项目，我们设计了一

个复杂的、原创的和现代的研究组织。它不但研究内容明确，还结合了船舶观测、

遥感和模型计算的研究手段。哈特姆特ꞏ格拉斯和克劳斯ꞏ弗兰迪齐，还有地质学

家艾根ꞏ蒂根斯（Egon Degens）和斯蒂凡ꞏ坎珀（Stephan Kempe）、生物学家哈特

姆特ꞏ考奇（Hartmut Kausch）以及气象学家汉斯ꞏ冯ꞏ施托尔希（Hans von Storch）

都很好地参与了进来。他们各自的工作领域和他们之间的合作都在研究内容上和

人员储备上为今天的汉堡地球系统研究做好了准备。 

德国水文研究所（DHI，今天的德国联邦海事水文局）和德国海事气象局在

汉堡的科学界发挥了什么作用？ 

这两个机构（位于 GKSS 盖斯特哈赫特研究中心旁边）是当今海洋大气科学

中心最亲密和最自然的合作伙伴。从历史上看，这一合作可以追溯到大学建立的

时候。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学地球物理学术讨论会甚至是水文研究所和海

事气象局一起举办。两者都是优先研究领域和大型 BMFT 项目的合作伙伴。此

外，这两个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定期在大学担任教学任务。反过来，我们的许多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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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都已进入这些机构。其实联邦水利工程研究所海岸带办公室和黑尔戈兰生物

研究所的关系也有点像这种关系。 

当我们畅想 2038 年您 100 岁生日时，汉堡 1960 年至 2010 年的科学界会有

什么显著的变化？哪些名字将会或应该留在记忆中呢？ 

地球科学界吧，我推测最有可能是哈特姆特ꞏ海因希14（Hartmut Heinrich）和

他发现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气候周期。地球系统研究人员可以/也应该对克劳

斯ꞏ哈斯曼（Klaus Hasselmann）关于大气—海洋系统动力学的基础工作表示敬意，

包括其研究方法。我觉得无论是“战友”还是继任者的身份，君特ꞏ费舍（Günter 

Fischer），艾丽西ꞏ洛克尼（Erich Roeckner），埃斯特ꞏ梅尔—莱姆（Ernst Mayer-

Reimer），汉斯ꞏ冯ꞏ施托尔希（Hans von Storch）的贡献都值得一提。 

关于海洋学界，科学史家也许会将沃特ꞏ汉森开创性的水动力学数值模式记

录在案，还有威尔弗里德ꞏ查尔（Wilfried Zahel）的世界海洋的潮汐研究。我与皮

特ꞏ布洛舍（Peter Brosche）一起关于地月系统的角动量平衡可能会入选。我个人

觉得，哈尔姆特ꞏ鲍梅特（Helmut Baumert）关于湍流的基础研究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如（经验）卡曼常数 0.4~1/sqrt（2*π）的解析确定。 

 

7 与东方伙伴的合作 

您从汉诺威出发到新西伯利亚度过了一个学术假期，您在那里主要干了什

么？与汉堡/汉诺威相比，那里的科学水平有多高？ 

作为一名教授，我可以并应该每四年进行一次“学术休假”来精神上放松一

下。通常大家都去美国，或者去西方的其他国家。但由于我的东德背景和纯属好

奇，东方吸引了我。 

1975 年，在圣保罗举行的国际水利研究协会15大会上，我认识了一位世界闻

名的俄罗斯物理学家瓦西里耶夫(O. F. Vasiliev)，他是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

流体动力学的教授，他邀请我访问他们的科学城（Akademgorodok），并且在同

年得以成行。我参观了几个研究所，对那里聚集的专业人士印象深刻，特别是在

                                                 
14  von Storch, H., and K. Emeis, 2017: Hartmut Heinrich ‐ der unbekannte weltberühmte Klimaforscher aus 

Hamburg. Academia. DOI 10.13140/RG.2.2.22909.15846 
15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Hydraul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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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物理领域。我太激动了，就申请 1976/77的冬季学期到那里进行学术休假，

研究所、德国科学基金会和苏联科学院资助了我。 

我在流体动力学研究所和计算中心的理论海洋学研究组（G. I. Martschuk, V. 

P. Kochergin）工作。主要工作重点是在自然流动和波浪过程的数值模拟领域交

换我们的研究结果和经验。我也忙着自己的潮汐摩擦和地球自转工作，并在那里

遇到了很多地质学家。 

新西伯利亚计算中心配备了前苏联最大的计算系统，但与西方计算机相比，

其性能非常一般。因此，海洋学/流体物理研究更多地关注理论基础而不是实际

建模。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海洋学和气象学中的数值方法以及水动力过程参数化的

知识。 

 

新西伯利亚计算中心(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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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海洋研究所和萨科言（A. S. Sarkisyan）、马尔丘克（G. I. Martschuk）， 

研究所所长拉珀（Lappo）(1997)一起 

 

在新西伯利亚的时光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您在汉堡海洋研究所的后期工作，例

如：在研究内容方面或在那里取得其他什么联系？ 

我很幸运地在新西伯利亚，随后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结识了前苏联海洋学和

气象学的领军人物：数学家马尔丘克（后来科学院（AdW）的院长），科学院海

洋研究所所长莫宁（Monin），科学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奥布霍夫（Obukhov），他

们都对与西方研究所合作非常感兴趣。回国后，德国科学基金会鼓励我就德苏合

作达成相应的正式协议。随着我 1978 年搬到汉堡，我有了自由来推进这些合作。 

很快，海洋研究所与新西伯利亚计算中心之间的第一份科学合作和员工交流

合同就完成了，接下来是许多其他领域的正式合作，在马尔丘克被任命为计算数

学研究所所长之后，合作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莫斯科。我们定期举办关于双方手

头开展的研究主题的联合研讨会。2009 年我和 A.S.萨科言院士一起将《海洋气

候变化建模》一书在斯普林洛（Springer）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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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句，积极与东方，如波兰（波兰科学院水利研究所，1979 年起）和

中国（青岛海洋大学，1987 年起）合作之后，我们取得了相似的卓有成效的成

就。 

这些与波兰和中国机构的早期合作确实非常成功，我们希望能了解更多相关

信息。 

我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经历是，在西方，我们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海洋

研究知之甚少。在访问了莫斯科、新西伯利亚、华沙、格但斯克、北京和青岛之

后，发现有很多在理论分析和实验中拥有杰出工作经验和受过良好教育的、非常

开放的同事。西方文学和现代媒体的报道对他们评价不好，特别是在缺乏国际交

流的情况下，他们更加受害。通过使用现有的和正在进行的双边政府间科学合作

协定可以来弥补这些。在这些年里，我发现德国和外国的政府机构/科研组织都

非常愿意支持科学家交流/联合项目。 

合作的建立实际上常常有固定的模式：他国行业领先的同行通过某些方式

（学术会议、学院参观、邀请、少数通过学术作品）认识我；我们在个人对话中

互相了解我们的工作领域、研究兴趣和研究机构；我们发现有许多相似之处，合

作和定期双向访问将是互利的；我们签署一份“协议备忘录”（2 至 3 页），将合

作计划与联合研究、访问和交换计划放在一起；然后我们庄严地签署合作计划。

各方都得向其自己的政府和资助机构寻求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支持（当然，在此之

前我们也得询问是否存在双边框架协议）。我很幸运，在向东方开放的时期，德

国科学基金会和联邦研究和技术部都非常愿意促进这种合作。而我的俄罗斯、波

兰、中国合作伙伴也取得了他们的国家科研机构的帮助（苏联/俄罗斯和波兰相

应的科学院、中国的国家海洋局 SOA）。新西伯利亚计算中心的马尔丘克（Guri 

Martschuk）教授、波兰科学院水利研究所的皮亚杰ꞏ维尔德（Pjotr Wilde）教授和

青岛海洋大学的文圣常教授都是我找到的非常称职的、勇敢的和有影响力的合作

伙伴！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第一次庄严的“签署程序”——与新西伯利亚计算中心的

协议备忘录，来自德国科学基金会的项目官员格罗姆必扎（Glombitza）草拟了一

篇文稿。我修改并使之更加明确，将其翻译成英文，并激动地走进西伯利亚。当

然，我觉得我肯定要等待苏联漫长的检查、修改、长期的谈判。但是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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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伙伴马尔丘克浏览了我的文字提案，拿出他的钢笔，接着签了名！格但斯克

的皮亚杰ꞏ维尔德也是这么做的。在青岛，程序就更复杂一点，文本形成修改了

2—3 次。但其实内容改的不多，只是一种不同的谈判文化（我很快就自己发现了

这一点......）。 

顺便说一句，我曾尝试与东德的罗斯托克—瓦尔内明德（Rostock-

Warnemünde）海洋研究所签订一项类似的协议，但该研究所当时的所长维格

（Voigt）教授摆摆手说“政治不允许”。 

在 1979 年和波兰签订第一个合作关系之后，还在波兰的格但斯克、索波特

和什切青等地举办了 16 届联合研讨会。波兰方面对您的成就十分赞赏，您当选

为波兰科学院外籍院士并获得波兰政府的奖章。 

与波兰的正式合作至今仍存在。除了交换科学家之外，我们还建立了一系列

定期的德国—波兰研讨会，来自两国的海岸研究机构会每 2—3 年讨论一次当年

的问题，包括科研和管理问题等。最近在缅济兹德罗耶（Misdroy）举办了第 16

次会议，约 25 名科学家参会，该研讨会成为了一个独立、合格的平台，科学地

参与了波罗的海南部海岸的环境规划。 

波兰同事给与我了多个荣誉称号，说明他们承认了我的贡献：1994 年，我当

选为波兰科学院外籍院士，1999 年我收到了格但斯克的千禧奖章，2009 年收到

了什切青大学的荣誉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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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切青大学荣誉奖章授予仪式，Jan Harff 教授，Stanislaw Musielak 教授，Andrzej 

Witkowski 教授和于尔根·孙德曼及其夫人格尔达·孙德曼（Gerda Sündermann）(2009) 

 

 

于尔根·孙德曼 1986 年摄于中国海洋大学老校区前（原俾斯麦兵营） 

 

中国的主要合作伙伴是中国海洋大学，与其有频繁的人才交流，在那里也获

得了一个重要的荣誉。 

与中国海洋大学（原名：青岛海洋大学）的合作至今仍在继续，包括联合研

究项目、科学家人才交流、在汉堡培训中国学生等方面。其中一个亮点是 1997—

2000 年德中 AMBOS（渤海生态系统分析与数值研究）项目的联合航次，我们在

黄海开展了两次海上调查航次（Sündermann and Feng, 2004）。 

我在中国也非常荣幸地获得了一些荣誉：1988 年，我成为了青岛海洋大学

的客座教授；2009 年，我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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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青岛海洋大学物理海洋研究所，孙德曼左边为校长文圣常教授，右边为研究所所长 

冯士筰教授（1994） 

 

 

中国副总理张德江 2009 年为孙德曼颁发中国国家友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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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回想一下 1970 年前后，您对海洋学中“重要进步”的期望是什么呢？

到目前为止哪些已经实现，哪些没有？存在某些错误吗？当时，您是否预料到气

候研究在海洋学方面会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 

过程理解和计算能力发展如此迅速，以至于具有季节性分辨率的斜压预测模

型似乎已经成为可能。大家开始通过添加进一步的方程来解决湍流、底摩擦和海

浪的参数化。人们开始模拟化学和生物状态变量（例如底质实验）。由于受限于

空间离散的计算量，涡旋分辨率模型仍然无法完成，但它们已经成为可能。 

同时，我们尝试实现海洋和大气模型的耦合，这部分地归功于计算机技术的

迅猛发展，使得我们的期盼成为可能。 

气候研究成为兴趣，但最初更多的是基础性的和全球性的，与最新发展的特

定区域研究的相关性较低。 

您今天对海洋学的“重要进展”有什么期望呢？海洋学是一个“常规”科学

吗？ 

现代大型计算机为构建全球涡旋分辨率的综合数值模式提供了可能性，可用

于预测天气、水位、海浪等。在陆架和沿海水域，海冰形成、溶解和颗粒物质的

输运在业务化上都可行。在研究层面，不断趋于复杂的生态系统模型中补充进了

化学和生物状态变量（如 pH 值或浮游植物种群），通过增加人口、工业、农业、

渔业等社会经济变量，这些模式将成为环境和发展方面当前和未来政策制定的基

础，还将广泛影响医学和法律领域。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气候变化，特别是在海洋

学中，人们需要继续探索深海。 

海洋学是一种“常规”科学，因为它受自然法则的约束，可以采用众所周知的

数学—物理和化学—生物学方法进行研究。世界大洋的实验探索是非常费力和昂

贵的。 

与气象学一样，海洋学是一种“环境科学”，它关系到每个人，有着强烈的情

感色彩，脱不了政治印记。它需要跨学科的和国际性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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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大事年表 

1.6.1962–6.6.1971年，汉堡大学，海洋研究所 

1.6.1962–18.9.1967 年，科研职位（第三方资金） 

从事海洋研究，特别是数值模拟 

北海：风暴潮，潮汐，余流，沉积物输运，潮汐摩擦 

19.9.1967-16.12.1970 年，科研助理 

17.12.1970–21.4.1971 年，科研顾问 

22.4.1971–6.6.1971 年，高级科研顾问 

开始从事教学、作业、研讨会，实地调研，讲座，指导本科毕业论文 

处理上述题目相关的其他事宜 

完成了第一个三维模型 

潮汐摩擦研究：北海、白令海、全球大洋 

河口潮汐数值模型与水力学物模的比较研究 

24.11.1971 年，通过汉堡大学海洋学教授资格评估 

 

7.6.1971–30.9.1978年，汉诺威大学建筑学系电子计算研究室，计算流体动

力学首席 

开设电子计算、数值方法、计算流体力学讲座，作业、研讨会、实地调研 

将有限差分、有限元、蒙特卡罗技术应用于陆架海、边缘海、河口、河流和

运河动力学研究 

研究易北河、宝石河、阿勒河等河流内河的水利工程问题 

汉堡海洋研究所外聘讲师 

1977 年，在新西伯利亚流体力学研究所和新西伯利亚计算中心从事学术休假

年自由研究 

1976-78 年，SFB79“海岸带水动力研究”重大研究计划首席科学家 

 

1.10.1978–31.3.2003年，汉堡海洋研究所 

从研究方向、人员和空间上对汉堡海洋研究所进行扩建 

教学：海洋学导论，理论海洋学 I+II，湍流，数值方法；研讨会，作业 

指导本科毕业论文和博士论文 

参加相关决策机构、参加学术会议、推动国内外合作 

研究领域：陆架和海岸带动力学，特别是德国北海和德国湾；数值模拟；海

洋和地球自转 

1981-1985 年，SFB94“海洋研究”重大研究计划首席科学家 

1985 年在美国夏威夷，1991 年在意大利（Ispra），从事学术休假年自由研

究 

科研机构建设和整合： 

汉堡海洋研究所的建设，汉堡海洋和气候研究的跨学科建设和最终成为一

个有机体的组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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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碑：建立实验海洋学和遥感学科，科考船“瓦尔迪维亚”号，德国

科考船协调中心，汉堡气候中心，汉堡海洋与大气中心，汉堡地球系统

模拟及可持续发展中心，汉堡气候校园 

汉堡海洋研究所和马普气象所大楼 ZMAW 的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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